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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订我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那里的灯泡燃烧

	按钮坐在他的左耳下的小提琴的海底上。 他正在玩和伴奏这首曲子，标点，用他的左脚跟打 甲板。

	他穿着耐克长裤，条纹衬衫和夹克琉璃绿，部分地受到太阳和盐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老壳背，圆肩，手指钩; 一个有关螃蟹的强烈提示的人物。

	他的脸像一个月亮，透过热带迷雾看见红色; 当他玩时，它表现出紧张的注意力，就好像小提琴比老秃秃的关于班特里湾的秃头声明更令人惊叹。

	“左撇子”是他的名字; 不是因为他是左撇子，而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做错了 - 或者差不多。 他做了一个错误，如果要做出这样一个错误，就要清理或者弄皱或者处理一个平底锅。

	他是一个细胞，所有在他之间流过的盐海，这四十年来，更没有从他的血液中洗涤凯尔特元素，也没有把灵魂的信念从他的灵魂中洗掉。 凯尔特人的性质是一种快速的染料，而且他的性质是这样的，虽然他已经在“弗里斯科”上被拉里·玛勒上传，尽管他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港口喝醉了，他是由伴侣处理的，他还带着他的仙女 - 他们和一大批原始的无辜。

	几乎在音乐家的头上摆了一个吊床，挂着一条腿; 悬挂在半阴沉的其他吊床提出了狐猴和树木蝙蝠的建议。 摆动的煤油灯把它的光线向前穿过弓箭的脚跟到骑士头上，照亮这里一个赤脚悬在一个双层床上，这里一个脸上突出一个管子，这里是一个覆盖着黑色苔藓毛发的乳房，这里手臂纹身。

	正是在双重顶级码头减少了船员的日子里，北方的船员有一个完整的公司：一群包装老鼠，如经常被找到一个海角“荷兰人”[美国人 - 三个月前在农村工作的农民和养猪的老人，老年经验丰富的水手，如水稻按钮 - 地球上最好和最坏的混合物，如你发现没有其他地方在如此小的空间一艘船的''。

	北伯尔兰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四舍五入的角。 从新奥尔良到“”，她花了三十天的时间与头风和暴风雨在一起，那里的海洋如此巨大，三波可能覆盖着超过一英里的海域; 三十天，她刚刚脱离斗篷，刚刚在这个故事的那一刻，她被锁在一条平静的南边。

	按钮用弓扫过他的曲调，并将他的右大衣袖子穿过他的额头。 然后他拿出一个煤烟管，装满烟草，点燃它。

	“爪哇”，从上面的吊床上发出了一个声音，从那里依靠腿，“你刚才开始的那条纱线是怎么开始的？”一个嘴唇我的黎明？

	“那是我的黎明吗？ 问他的按钮，把他的眼睛放在吊床的底部，同时把他的比赛放在他的管子上。

	“这是一个绿色的事情，”一个沉重的荷兰语声音从一个铺位。

	“哦，一个，你呃，当然，我母亲的妹妹有一个有意思的。

	“大桶喜欢吗？ 问了梦幻般的荷兰语声音 - 似乎拥有了过去三天使海洋像一面镜子的平静的声音，同时将整艘船公司降低到浪费水平。

	“好吧，这就像一个，还有什么呢？”

	“什么喜欢？” 坚持声音

	“这就像一个没有比一个大的萝卜一样的小男人，一个绿色的，我没有一个在她的房子里，在天的意思是 ！！天，现在，你可以不给我或不给我，但你可以把他放在口袋里，绿草的头不会被卡住，而是把他放在一个柜子，出柜子，如果它是一个裂缝开放，一个'进入他的牛奶锅，或在床下，或从你下面的凳子，或在其他一些分裂，他会流行。他会追捕猪 - 这个！ - 它会像一个可怕的一样的肋骨，一个像马恩的一样瘦的一个灰狗，他会添加鸡蛋，所以公鸡一只“母鸡”不知道他们有多远，他们还有两只头顶上的小鸡，一只“七七腿前后”，你会开始追他，然后就是主你们要走了，你要走了，直到你落在鼻子上 在沟里，“他会回到柜子里”。

	“他是一个巨魔，”低声说。

	“我告诉你，他是一个，他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他会把，也许从火锅里拉出来，就在你的眼睛里，然后沾上酒你在脸上，瘦，也许你会把他的拳头抱在他身上，他会把一个 。

	“祝他在这里！” 在骑士头附近的一个铺位上发出了一个声音。

	“爪哇”，从上面的吊床上抽出声音，“如果你在口袋里发现了二十磅，你先做什么？

	“我有什么用？” 回复按钮。 “说一句话，二十镑的用法是什么，那里的小狗们都把牛肉的全部马扔在岸边，”你会看到我会做些什么呢？“

	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声音说，“我想最近的商店店员不会看到你有灰尘。”

	“他不会，” “你也不要我，对于卖给它的那个傻瓜和”！

	“这听起来很容易说话，”俄亥俄说。 “当你不能得到它的时候，你诅咒海上的呻吟声，把你放在岸上，你就被淹死了。

	“我喜欢我，”按钮说，“我可以自由承认，一个'我是我的贱人，这将是我的尽头，或者我母亲是一个骗子。 “拍拍，”她说，我第一次从列布林回家，“你可能会逃跑，你可以逃跑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你可能会遇到恶心的人。” 四十年前 - 四十年前！“

	“哦，”俄亥俄说，“还没有你。”

	“不，”按钮回答，“但会的。”

	 

	 

	 

	第二章

	在星空下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在甲板上，充满了所有的威严和美丽的星光和热带平静。

	太平洋睡眠 一夜之间从南部向下流动的巨大，模糊的膨胀，将北波因顿起伏起来，使得礁石点的响亮的声音和方向舵的偶尔吱吱作响; 而在顶部，靠近火星的银河系，挂着南十字架像破碎的风筝。

	天空中的星星，海中的星星，百万和百万的星星; 许多灯泡激起了穹苍充满了一个广阔人口众多城市的想法，但从一切生活和闪烁的辉煌都不是一个声音。

	在客舱或轿车中，由于礼貌的呼唤，坐在船上的三名乘客身上; 一张桌子上的一张桌子，两人在地板上玩耍。

	坐在桌子上的人亚瑟·莱斯特兰奇坐在一张固定在一本书上的大而深沉的眼睛里。 他最明显地在消费方面 - 非常接近，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最后和最绝望的补救办法，长时间的海上航行的结果。

	 ，他的小侄女八岁，一个神秘的螨虫，她的年龄很小，有自己的想法，广泛的眼睛，似乎是愿景的门，一个似乎只是窥视这个世界的脸过了一会儿，突然被撤回坐在角落里，在她的怀里看着一些东西，摇摆着自己的想法。

	家伙，莱斯特兰奇的小儿子八点，在桌子下方。 他们是波士顿人，为圣弗朗西斯科，或者说是洛杉矶的太阳和辉煌，那里的勒斯坦人买了一个小房地产，希望在那里享受长途航行的租期。

	当他坐着阅读时，舱门打开，出现了一个有角度的女性形式。 这是小姐，空姐， 意味着睡前。

	“ ，，”“” ，，，，，，，，“，，，，，，，，，，，

	“哦，还没有，爸爸！ 从桌子下面睡着了声音; “我还没准备好，我不想睡觉，嗨，你好！”

	谁知道她的工作，已经弯腰在桌子下，抓住他的脚，并拖拉他踢和战斗，并同时吹嘘所有。

	至于，她看了一眼，认出了不可避免的，上升到了她的脚下，一只手握着可怕的抹布娃娃，一边坐下来，一边摇着摇摆，一直等到，经过几个最后的痛苦之后波纹管，突然间睁开眼睛，抱着泪水湿透的脸，让父亲亲吻。 然后她向她的叔叔庄严地向她展示了眉毛，接受了一个亲吻，并被手牵着手在客舱端口的一个小屋里消失了。

	他的书包回到书中，但是当舱门被打开的时候他长时间没有读完，而她的睡衣里，重新出现，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纸包裹，一块大小与你一样的书包正在阅读

	“我的盒子，”她说。 当她说话的时候，把它举起来就好像证明了它的安全一样，那个小平凡的脸变成了一个天使的脸。

	她笑了起来

	当 笑了，绝对就好像天堂的光芒突然闪烁在她的脸上：最开心的形式的幼稚的美丽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瞪了他们，走了。

	然后，她用盒子消失了，勒斯顿修复了他的书。

	这个盒子的，我可以在括号里说，比船上的所有其他乘客的行李放在一起比船上更麻烦。

	在她离开波士顿的一位女朋友当中，她被提交给她，其所有的东西是船上所有人和她叔叔的黑暗秘密; 她是一个女人，或者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女人的开始，但她保持这个秘密 - 一个事实，你会注意到。

	事情的麻烦在于，它经常被丢失。 怀疑自己，也许，在一个充满劫匪的世界里，作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她会为了安全而将它推倒在一起，坐在绳索的后面，落入抽象的搭配中; 被船员退缩或掠过的演变归结为生命，或者什么都没有，上升来监督操作，然后突然发现她已经失去了盒子。

	那么她肯定会困扰船。 眼睛睁开眼睛，痛苦的脸，她会漫步，窥视厨房，向下窥视，不要发出一个字或哭泣，像一个不安的鬼魂，但愚蠢的搜索。

	她似乎感到羞于说出她的失落，羞于让任何人知道; 但是每个人都直接知道，他们看到她，使用按钮的表达，“在流浪汉”，每个人都追捕它。

	奇怪的是，他是通常发现的水稻按钮。 在男人眼中总是做错事的人，一般在孩子眼中做正确的事情。 孩子们，其实当他们可以按下按钮的时候，去找他吧。 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他们是一个穿拳和犹豫的表演，或者是德国的乐队。

	一会儿关闭他正在阅读的书，看着他，叹了口气。

	北伯宁的小屋是一个开朗的地方，被迷雾桅杆的抛光轴穿透，铺上了一个斧头地毯，装饰着镜子，进入白色的松木镶板。 莱斯特兰奇盯着自己脸上的一面反映在与他坐的地方相对的这些镜子里。

	他的消沉是可怕的，也许在这个时刻，他首先认识到，他不仅要死，而且要死。

	他从镜子转身坐了一会儿，下巴靠在他的手上，眼睛固定在桌布上的墨水上; 然后他起来，穿过小屋艰苦地爬上甲板上的同伴。

	当他靠在舷墙上的铁轨上恢复呼吸时，南方夜晚的辉煌和美丽将他带到了一个残酷的砰砰声中。 他坐在一张躺椅上坐着，凝视着银河，那个伟大的凯旋门建造的太阳，黎明将像一个梦想一样扫除。

	在银河系，靠近南十字架，发生了一个可怕的圆形深渊，煤炭袋。 如此清晰地定义，它暗示了一个无效和无底洞穴，它的沉思使眩晕的想象力的头脑受到影响。 肉眼看起来像黑色，像死亡一样凄凉，但是最小的望远镜显示出美丽和人气的星星。

	莱斯特兰奇的眼睛从这个神秘面前流向燃烧的十字架，无名无数的星星到达海边，在这个月亮的光芒下，它们消失了。 然后他就意识到一个走过四分卫的人物。 那是“老人”。

	一个海员总是“老人”，可能是他的年龄。 船长年龄可能已经是四十五岁。 他是一个水手的牛仔裤巴特式，法国血统，但是归化的美国人。

	“我不知道风在哪里，”船长说，他躺在甲板上的男人身边。 “我想这是在一个洞里吹嘘一声，逃到了远处。”

	“这是一个漫长的航程，”说， “我在想，船长，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航程，我的港口不是”;我感觉到“。

	“你不是想那样的事情，”另一个说，坐在椅子附近。 “一个月前的天气没有任何预测的用途，现在我们在温暖的，你的玻璃将稳定上升，你会像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正确的和，在我们拿到金门之前。 “

	“我在想孩子，”莱斯特兰说，似乎听不到船长的话。 “在我们到达港口之前，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希望你为我做点什么，只有这样，没有孩子知道就处理我的身体，在我心里已经有一天要问你了。船长，那些孩子什么也不知道死亡。“

	他在椅子上不安地移动了。

	“小埃米琳的母亲当两岁时就死了，她的父亲 - 我的兄弟在出生前死亡，狄更斯从来不知道一个母亲，她死了，让他出生，我的上帝，船长，死亡已经在我家人手中沉重;你想知道我已经从我所爱的两个生物中隐藏了他的名字！“

	“啊，唉，”勒法格说，“很伤心，很伤心！”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孩，不小于 的小孩，我的护士过去常常对死亡人物的故事感到害怕，我被告知当我死亡时我会去地狱一个好孩子，我不能告诉你有多少中毒了我的生活，对于我们在小时候想到的想法，队长，我们长大后想到的想法的父亲，一个病父亲有健康的孩子吗？

	“我猜不会。”

	“所以我只是说，当这两个小小的生物进入我的照顾时，我会竭力保护他们免受生命的恐惧，或者说我应该说是从死亡的恐惧中，我不会知道我是否做得对，但我已经做到了最好，他们有一只猫，有一天，来到我身边说：“爸爸，猫在花园里睡着了，我不能叫醒她。 所以我只是把他带出去散步，镇里有一个马戏团，我把他带到了这里，所以充满了他的想法，他忘了那只猫，第二天他问她，我没有告诉他被埋在花园里，我只是说她一定已经跑掉了，在一个星期内，他忘记了一切关于她的孩子很快就会忘记。“

	“呃，这是真的，”船长说。 “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必须学习一些他们必须死的时间。”

	“我应该在我们到达土地之前付出罚款，并且投入那个伟大的浩瀚大海，我不希望孩子的梦想受到思想的困扰：只要告诉他们我已经走上了另一艘船，你会采取他们回到波士顿，我在一封信中有一个女士的名字，他会照顾他们，就像世俗的商品一样，迪基将会很好，也是如此，只是告诉他们我已经走了在另一艘船上的孩子很快就会忘记。“

	“我会做你所要求的，”海员说。

	今天的月亮就在地平线上，而北伯恩河畔的银河漂流。 每个翼梁都是独一无二的，大风帆上的每一个礁石点，甲板就像黑色的乌黑色被黑色的空间所遮蔽。

	因为两个人坐在一起没有说话，想着自己的想法，一个白色的人物从沙龙舱口出现。 这是。 她是一名自称的梦游者，是艺术的过去情妇。

	她几乎没有进入梦境，而是失去了珍贵的盒子，现在她正在北仑山脉的甲板上狩猎。

	莱斯特兰德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脱下鞋子，默默地跟着她。 她在一根绳索后面搜查，试图打开厨房门; 她一直徘徊，眼睛。，脸红，直到最后，在黑社会的阴影下，她发现了有远见的宝库。 后来她来了，用一只手拿着小睡衣，不要去旅行，而且很快匆匆地在沙龙伴侣身上消失了，好像急着要睡觉，她的叔叔紧紧靠在后面，一只手伸出来，抓住她，以防她偶然发现。

	 

	 

	 

	第三章

	阴影和火

	这是长期平静的第四天。 在乘客的船尾上装了一个遮阳篷，在它下面坐着，试图读书，孩子们试图玩。 热和单调已经减少了甚至到只是一个肮脏的群众，懒散的运动作为一个。 至于，她似乎很茫然。 布娃娃在船尾甲板上放置了一个院子，不需要; 即使是可怜的盒子，她的下落，似乎也被遗忘了。

	“爸爸！” 突然哭了，他已经爬了起来，看着铁轨后面。

	“什么？”

	“鱼！”

	升起他的脚，来到船尾，看着铁轨。

	在模糊的绿色的水中移动了一些东西，一些苍白而长久的形状。 它消失了 而另一个来到了表面，并且更加充分地展示了自己。 看到它的眼睛，他看到黑暗的翅膀，和整个可怕的长度的生物; 当他紧紧搂着他的时候，一阵颤抖的声音穿过他。

	“他不是很好吗？ 小孩说。 “我猜，爸爸，如果我有一个钩子，我会拉他，为什么没有钩，爸爸，为什么没有钩，爸爸？ - 哦，你挤压我！

	在的外套上拔了一些东西：这是，她也想看看。 他把她举起来 她的小苍白的脸上露出了铁轨，但没有什么可以看到的：恐怖的形式已经消失了，使得绿色的深度不受干扰，没有染色。

	“他们叫什么，爸爸？ 他的父亲把他从铁路上拽下来，把他带回了椅子。

	“鲨鱼，”莱斯特兰说，脸上有汗水。

	他拿起他一直在读的书 - 这是一本的书，他坐在膝盖上，盯着白色的阳光照射的主甲板，并且竖着着色的白色阴影。

	大海向他透露了一个愿景。 诗歌，哲学，美丽，艺术，生命的爱和喜乐 - 这些可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吗？

	他跪了一眼这本书，把他所看到的那些可怕的东西，等待他们在船的龙骨下面食物的东西对比起来。

	这是三个钟，下午三点半，船的钟刚刚升起。 空姐似乎带着下面的孩子; 当他们在沙龙陪伴下消失时，船长勒法格船尾坠到船尾，站在港口边的海面上，一阵雾突然出现就像一个国家的幽灵。

	“太阳已经变暗了，”他说， “我可以看看它，玻璃足够稳定 - 有一场雾气来临 - 见过太平洋的雾吗？

	“没有永不。”

	“嗯，你不会想看到另一个，”水手回答，遮住眼睛，把它们固定在海边。 右舷的海线已经失去了一些其独特之处，而且一天中几乎无法察觉的阴影已经悄悄走向。

	船长突然从他对海洋和天空的沉思中转过来，抬起头，嗅了一口气。

	“有东西在燃烧的地方闻起来吗？在我看来，像一个旧的垫子或金属，这是一个管家的拭子，也许;如果他不打破玻璃，他会沮丧的灯泡和在地毯上燃烧的洞，祝福我的灵魂，我早点打了十几个玛丽，就像一个像詹金斯一样的管家一样，他们的尘土飞扬。 他去了沙龙舱口。 “在那里！”

	“呃，先生，先生。

	“你在燃烧什么？

	先生，我不会燃烧的

	“告诉你，我闻到它！”

	先生，这里有北极烧。“

	“也没有，它都在甲板上，厨房里的东西，也许是碎片，很有可能他们已经在火上了。”

	“队长！” 说谎

	“啊，唉。

	“请过来这里。”

	 爬上了船尾。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弱点是否影响了我的眼睛，但似乎对我来说，主桅杆有些奇怪。”

	在靠近甲板进入的主桅杆和一些距离似乎在运动 - 一个开瓶器运动最奇怪的是从遮阳篷的避难所观看。

	这种明显的运动是由烟雾的螺旋阴霾造成的，所以模糊不清，只能从它卷曲的桅杆圆形的幻影般的震颤中得知它的存在。

	“天哪！” 当他从船尾突然向前冲时，大声叫道。

	莱斯特兰德慢慢地跟着他，停下来，扼住了舷窗和裤子呼吸。 他听到了这个灵丹妙光的鸟类笔记。 他看见手中从蜜饯中出来的手，就像蜜蜂一样的蜂巢; 他看着他们周围的主要舱口。 他看着篷布和锁杆被取下。 他看到舱口开了，一阵烟黑色，恶劣的烟雾升起到天空，像空气中的羽毛一样坚固。

	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气质的男人，正是这样一个人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头脑，而你的头脑清醒的个人失去平衡。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们，他的第二个小船。

	在打倒披风角的北伯努利山失去了几艘船。 有长船，四分之一船，还有小艇。 他听到勒格朗的声音命令舱口封闭，水泵有人，以便淹没; 并且知道他在甲板上什么都不能做，他尽可能快地为沙龙陪伴。

	士兵刚刚从孩子们的小屋里出来。

	“孩子们躺在床上吗？” 说，几分钟之内激动和激情，几乎喘不过气来。

	那个女人用惊恐的眼睛瞥了他一眼。 他看起来像是灾难的前兆。

	“因为如果他们是，你已经脱下衣服，那么你必须再次穿上衣服，船上着火，士兵们。

	“好天啊，先生！”

	“听！” 说谎

	从远处，薄而沉闷的海鸥在荒凉的海滩上哭泣，来到了泵的叮当声。

	 

	 

	 

	第四章

	就像一个梦想解散了

	在女人有时间发出雷声的同时，在伴侣的楼梯上听到了，而且，费利克斯打入了沙龙。 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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